
我像个小偷一样，偷偷地惦记着
那片豆地，惦记着秋收时节鼓胀得要
爆裂一般的豆荚，豆棵上叶子黄色多
绿色少，有些豆棵只看得见豆荚，看
不见豆叶，这时候就该收获了，它什
么时候收获呢？或许早已经收获了，
我时常心里犯嘀咕，收不收与我何
干？不，收不收与我相干。我在等主
人收获，然后我收获我的收获——捡
豆粒。

前几天，我路过那块豆地，那时
候，大部分豆叶黄绿相间，一大片一
大片的金黄色，把秋阳映照得更热烈
了、天空更高远更澄澈了。黄绿色的
叶子如同华丽的锦缎一样，在秋风的
拂动下荡漾起涟漪，如同海风吹起千
重浪。不同的是，海浪是深邃的沉郁
的深蓝色，是令人欲求降低广阔无垠
的静谧的颜色；豆叶的波纹，是明晃
晃的金色夹杂少许的绿色，是希望的
颜色、丰收的颜色。其间，也有部分
豆棵只剩下豆荚，豆荚呈深棕色，像
刺猬受到惊吓时浑身的刺战栗出来，
有干硬的感觉，直立在飒飒秋风里，
秋阳的热烈加剧了这些豆荚的鼓胀，
叶子已安然归根。只有地边的几垄
豆棵，绿色占了上风，黄色的叶子点
缀其间。大自然是最厉害的画家，也
是着色调色高手，任哪一个著名的画
家在大自然的季节变换面前都会输
得心服口服。

又一天，借着去探望老父亲回程
的机会，我又拐进那一条偏僻的窄窄
的坑洼不平的柏油路，去看了看那块
令我惦记的豆地。豆棵依然棵棵站
立着，只是更瘦了，黄叶落尽。我替
主人着急，是时候了，该收获了，秋分
早过了几天了，再晚就耽搁种小麦
了。我忐忑不安的惦记在那一瞬间
荡然无存，幸好还没收割，然而只是
短暂的欢喜，之后又开始了担忧，何
时收获？我不想错过这一季的“勤工
俭学”。这让我想起了上学时的“勤
工俭学”。上中小学时，麦收秋收时
节都放假，那时候大部分老师家里都
有自留地，相当一部分老师是家里的
主要劳动力，麦收秋收都忙得不可开
交。学生放假有一个任务，就是勤工
俭学。假期里，帮助家人收麦，收秋，
开学时将勤工俭学的成果拿到学校
去上缴。麦收后，学生捡拾麦穗，交
小麦；秋收时学生捡豆粒，交大豆，有
数量要求，得完成任务。偏偏有的学
生爱表现，学校要求交三斤大豆，他
非要交五斤不可。“交公”之后的神
情、神态令交得少的同学羡慕极了；
也有的同学偷偷撇嘴，喊“傻帽”。那
时候我是去地里捡豆粒，不偷懒，而
且很享受这个过程。有的同学没有
到过地里，从家里收获的大堆的黄豆
中捧一些出来充数了事。

那天我又去打探，远远地发现路

边有不少人，尤其是老头老太太，还
有不少停在路边的脚蹬三轮车。在
路南边有一个庞然大物的家伙特别
晃眼。再环视周边，路北的地头上也
有一个。哦，这是收割机！收割机？
头脑中疑惑地一闪，突然反应过来，
这是要收割了！那两个庞然大物的
机器在待命，其中一个司机拿着抹布
转着圈儿地擦呀抹呀，没有一点儿着
急的样子。周围的人都着急，都快十
点了还不动手，难道要等到中午太阳
热烈的时候、晒暴豆荚再下手？

收割机终于轰隆隆地开进地里，
后面跟着十几个人，撵着机器跑。我
疑惑着，豆子们哪里去了？记得前年
不是这样收割的。现在是豆子入仓、
豆杆豆叶粉碎了，机器飞似地横卷豆
棵入囊中，吐出一地白花花的碎沫，
所到之处，干干净净，我看得目瞪口
呆。我还是少年、青年时，一家人起
早贪黑，弯腰弓身手握镰刀割豆棵的
情景还仿佛在眼前，如今却是一个人
坐在收割机的驾驶室里，就能气定神
闲地收割一大片豆地，所掠之处，干
净、利落。可是，如此干净的豆地里，
那些老头儿老太太还是跟着机器走，
并时而弯腰，时而直身，有的拿着镰
刀左割右削，有的斜肩挂着包袱，两
手忙得不亦乐手。我赶紧加入捡秋
的队伍。可是，我注定是只孤雁，被
大队伍抛弃。他们的身手实在是太
敏捷了，收获也大，不一会儿一包袱
豆棵已满，紧接着放到三轮车上。

我慢慢地行走，弯腰，两眼直盯
着地面，我想捡拾一个秋天，捡拾起
四十多年前的回忆。一个瘦弱单薄
的小女孩，尾随着邻居家的大姐姐，
在一个秋霜凉凉的薄雾的早上，蹲着
捡拾一个个被霜或露水泡大的豆粒，
通红的小手被风吹得冰凉，却依然耐
心地捡拾着豆粒。秋阳上两竿时，攥
着一个盛满豆粒的小布口袋，往家
赶。还记得那天恰巧是闫坊大集，街
上人头攒动。那个秋天，多年以后在
我的脑海里，翻涌了无数遍。终身难
忘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我在集上的人
群中钻来钻去时，邻居家的一个大男
孩瞅见我，兴奋地告诉我“你家多了
一个小娃娃，不信你就回家看看。”我
将信将疑，飞奔回家，我的小弟出生
了。

多年以后，为了追上那个童年的
小女孩，每到秋天，我就念念不忘地
寻一片豆地，寻那被霜露浸泡大了的
豆粒，寻那凉凉的秋风。如今，我还
是没有追上那个女孩儿，我追得鬓染
白发，却还只是在追赶的路上。只不
过我是频频回头找寻着逆时光的河。
好在我捡拾起了一段秋光，收起了心
中的执念，翻晒了自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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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化，是鲁北大平原上的一座小
城，是我念念不忘的家乡，近些年来
因为一种水果“沾化冬枣”闻名全国，
甚至享誉世界。沾化，位于渤海湾南
岸，属黄河三角洲腹地，可就是这一
方盐碱地，却有着一片别样的风景
——沾化冬枣树。

冬去春来，几十万亩冬枣林从睡
梦里醒来，它们沐浴着春日温暖的阳
光，开始发芽、抽叶，铆足劲儿地生
长，长出了盐碱地的精气神。又经过
几场春雨的滋润，枣树生长得更加枝
繁叶茂。一进五月，枣树开花，一簇
簇黄色的小花如小米粒般争先恐后
地缀满枝桠，唯恐错过这大好时光。
黄色的小花密密匝匝，浓绿的叶子你
拥我挤、花叶扶疏，交织成一幅美丽
的图画。微风吹拂，远远地就能闻到
沁人心脾的枣花清香。这时候，勤劳
的蜜蜂们急不可待地飞来，落在枣花
上，俯身侧耳与枣花“窃窃私语”，仿
若久别重逢的故人。它们亲吻了这
朵花又飞向那朵花，把收获的希望也
带给了花儿。

五月的脚步渐行渐远，枣花缓缓
落尽，小枣渐渐长出，我们称之为“捻
捻转”，绿豆粒一样、黄豆粒一样、绿
弹珠一样，一天天慢慢长大，乡亲们
像抚育自己的孩子一般精心呵护着、
憧憬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枣农的辛勤枣农的辛勤
耕耘带来了丰硕的收获耕耘带来了丰硕的收获。。当聒噪的当聒噪的
蝉鸣逐渐远去，夏天已不着生息地溜
走，小小的青涩的冬枣不负众望，像
孩子一样慢慢长足个头，颜色由青色
转翠绿，然后白背，开始上糖分、发甜
发脆，变红再变成紫红，终于成熟挂
满枝头，摘一个咬一口，只听“咔嚓”
一声，脆生生，甜津津，从嘴里一直甜
到人们的心里。

“八月十五枣落杆。”冬枣终于成
熟了，可这冬枣绝不似寻常的枣，它
是娇贵的天使，是动不得杆子的，一
掉到地上便碎了，需要枣农一颗颗摘

下，这便忙坏了我的乡亲们，忙就忙
吧，最忙最累也是最幸福最惬意的时
候。他们忙碌的身影像极了曾经穿
梭于枣花间辛勤采蜜的蜜蜂们，哪里
还分得清白天黑夜。白天，他们顶着
烈日摘枣，晚上通宵达旦挑拣，把小
果、烂果、瑕疵果一一分拣出来，力争
把最好的沾化冬枣摆在客商面前。

那时候，天南地北的客商也纷纷
赶来沾化，奔走于市场和农户之间，
买枣、挑拣、装盒子、打包装，夜以继
日地抢收、抢购。最终，一辆一辆车
远走江南塞北，把冬枣运至全国各
地，让各地的人们吃到又脆又甜的沾
化冬枣。有的冬枣还“登”上了飞机、
轮船，越洋跨海，“远走”亚非拉美等
国家和地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尝
到了沾化冬枣的脆甜。“一枣一世
界。”如今，冬枣树已经长成了乡亲们
的“致富树”“福祉树”。沾化冬枣的
名声越来越大，沾化人闯出了一条越
走越宽的发家致富之路。

“秋来红枣压枝繁，堆向君家白
玉盘。”冬枣丰收时节，红彤彤的枣子
映红了家乡的秋天，它们满心欢喜，

“站”在高高的枝头翘首期盼，盼望远
方的游子踏上故土，来把它们温柔地
采摘，更盼望着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
到沾化，共享秋日之盛景。

腾冲市在中国云南省西南边陲，
那里群山叠翠，岚烟旖旎，风景秀丽，
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塞。那里历
史文化底蕴厚重，植被丰茂，树木苍
翠，景色四季宜人，到处充满了童话
般传奇色彩，是著名的侨乡和成色尚
好的翡翠集散地，是一座古老的历史
文化名城。

到腾冲旅游是计划了好长一段
时间的，因为腾冲迷人怡情的景点很
多，有热海温泉、和顺古镇、悦椿温泉
村、北海湿地、叠水河瀑布、腾冲火山
群、银杏村等。或许因为生于湖乡、
对水有一种特殊情谊的缘故，我从小
就对山产生一种好奇与敬仰，敬仰山
的高耸巍峨，敬仰山的重峦叠嶂，敬
仰山的胸怀坦荡。当想到腾冲苍翠
的群山、群山中环绕的溪流，那如金
蝶飘舞、悠然醉美的黄叶，那“寒色中
的静谧”“秋风中的金黄”，心里便暗
自生出一种急不可待的冲动，想尽快
一睹它俊秀的芳姿。尤其功夫电影
《武侠》上映后，让很多人惊觉：就在
云南的腾冲市，还隐藏着一个如梦如
幻的“桃园福地”——银杏村。未行
之前计划了这么多，想必对行程与起
居添了些许忧虑。忽然想起云南永
平好友马永欢，热情好客，好游善说，
是一个极佳的导游。而后来知道永
平离腾冲二百多公里路程，想来还是
不去打扰他了。

银杏村赏黄叶，对我而言是极具
诱惑力的，还可以观瞻到云南突兀变
幻的云。云南是因云而得名的。沈
从文先生说，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
高山的冰雪和南海常年的热浪这两
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
的。它的特点是朴素，影响到人的性
情，也应当是挚厚而单纯。尤天时朗
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
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所以，
云南看云，也列入行程中的一部分。

初到小城，阳光明媚，近处树木
葱郁，田野澄碧、苍翠，灿烂的景象温
暖入心。远处的山峦，依稀朦胧，淡
烟轻绕，一缕缕七彩的晕圈，从山巅
松翳里照射过来，薄岚微醺，给迷离
的翠海碧涛，增添了一笔淡淡的胭脂
气韵，迷蒙苍茫，把一派秋色笼罩的
如羞赧的新娘，含情脉脉，却沉静大
方。站在高处眺望，蜿蜒的西沙河，
轻纱笼水，形如一袭淡丽素雅的裙
带，飘荡在腾冲丰腴而充盈的腰间，
使这个来自远古清丽婉约的少妇，更
加风姿卓然，美丽迷人。

到腾冲，最理想的去处首选银杏
村看银杏叶了。“树树秋声，山山寒
色。”秋意正浓，心，不由得便沉醉于
静谧神往的深秋之惬意里。一个梦
幻中隐秘的小山村真实地出现在眼
前，宁静古朴，风光撩人。我们禁不

住欢呼、拥抱，甚至呐喊：“我来了！”
惊奇造物主如此眷恋腾冲，偌大的山
坳里竟然有如“桃园”般清水古镇。
小镇的模样又如此靓丽、楚楚动人。
我们顺着火山石铺就的路边看边行，
金色的黄叶间透过一束束柔和的光
线，使得原本清新亮丽的色彩更加炫
目怡人，仿佛步入童话世界，村在林
中，林在村中，犹如进了一座魔幻城
堡，那翩翩的黄叶多像城堡上迎风飘
扬的旌旗，此时的我仅是偶然闯入的
过客，沉迷如酣，不思前行。

穿过碎金铺就的林荫大道，缓缓
步入银杏村深处，两旁古老而别致的
木质小屋，多是两层的建筑，古朴中
彰显流年的田园气息。檐下挂了几
串红红的辣椒，垂满了黄澄澄的玉
米，游走院子的鸡，嬉笑玩耍的孩童
以及院墙下反刍的水牛……详尽地
描绘出朴实本分的农家生活。低低
的火山石堆砌的院墙，把恬静优雅的
农家小院与弯弯的石板路，分割得如
此协调而幽深。古式青瓦的门楼及
坡向的屋顶，均匀地铺满橙黄色的扇
形叶片，随风而动，点点金黄，让人不
由想起“轻逐微风绕御楼，点点无声
落瓦沟”的美好氛围。人们边走边尽
情拍照，摆出各种姿势，倩丽的容颜
永恒定格于岁月的记忆之中。银杏
叶时而盘旋于衣领，时而随脚步飞
扬，时而飘零如蝶，如在挑逗你的兴
致，以示迎接。正如郭沫若老先生笔
下的银杏叶：“秋天到来，蝴蝶已死了
的时候，你的碧叶要泛成金黄，而且
又会飞出满园蝴蝶。”阳光下，村里的
菜园里、青瓦上、石头间，满树泛着金
黄色光芒的银杏叶悠然洒落，不正像
翩翩起舞的金色蝴蝶吗？漫步其中，
如蝶般轻轻旋落的黄叶，给熙来攘往
的游人，带来无限的愉悦。

环视古朴的村落，处处落叶纷
纷，平添几分沧桑、几许伤感。其实
几年前，此处封闭宁静，少有人知，这
原始的自然村落，更是娇美如画，仿
若仙境，清新芳香的空气令人神清气
爽。随着声誉外传，这里的寂静随之
被打破，天南地北的游客接踵而来，
也相继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其实，我
真心希望它能够回归本真的面目。
原始的民居村落，古老而纯朴的板式
房舍零零散散，点缀在金黄色的银杏
林中，那种超凡入圣的纯净与物我两
忘的空灵，似乎在中国乡村的典籍中
是独一无二的。倘若把心徜徉于厚
厚的黄叶之上，窸窸窣窣的沙沙声透
过脚掌，穿透你的身体，于岁月中感
受它的宁静与深邃，寻找新形势下的
浪漫与惬意。村中有林，林中有村，
树围着屋，屋傍着树，静谧如梦，悠然
自得，心灵会纯得如同玻璃一样澄
净、透明、圣洁，于金黄之间自由飘

逸、逗留、萦绕。
真的，当我独自步入幽深安静的

巷径，窄窄的巷子任意弯曲，随意延
伸，犹如人的思绪，转瞬古今。石质
的路面依然铺满了金黄的叶片，参差
错落的火山石堆砌的矮墙子，人工粉
饰与天然生成相结合，给人一种朴素
旷达的感觉。仰望天空，银杏树冠参
天，虬枝繁茂，根须密布，相互穿插连
接，彼此把那份空蒙弥漫成五彩的幽
深，交织成绚丽的拱形甬道，阳光透
过层层的叶的罅隙，洒下斑驳的光
晕，影影绰绰，如星星点点，仿佛迈进
梦幻的门槛。此时，我与银杏相隔无
间，即景即情，自鸣天籁，思绪纯净空
明，只管贪婪地欣赏着每一处详尽的
细节。外面纷扰的红尘与工作的压
力，纷纷消弭于林间清脆的鸟鸣于悠
悠飘落的花瓣中。

不觉时至中午，虽贪于赏景，前
面牵红挂彩的农家小院飘来阵阵的
饭香，忽觉肚中饥饿。两旁的巷陌径
尾摆满了铺面散摊，上面尽是各种干
果、饰品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处
处蕴含着浓浓的淳朴的乡村气息。
我们寻得一处敞亮的地方围桌坐定，
尽享晚秋阳光的温暖。这时老板拿
菜谱过来，边示意我们点菜边推荐起
有关银杏果烹煮的菜肴，有煮白果、
蒸白果、白果炖鸡、白果蒸蛋、麻麻鱼
等。千里遥远来到腾冲，怎么也得品
尝一下白果做的美食，也不枉很长一
段时间对银杏村的一往情深。麻麻
鱼的其酸味辣味，与我们麻大湖区葱
爆鲤鱼有一拼，肉质鲜嫩，酸辣可口，
令人垂涎。一顿农家饭，虽简单却充
满腾冲银杏村的地方特色，倾注了腾
冲父老乡亲浓浓的情谊。临了，购买
了银杏果制作的点心，打算给家人们
品尝，银杏叶茶可孝敬母亲，据书上
写有降血压血脂、祛痰润肺之功效。

美餐之后，我们依然于幽深的巷
径辗转徜徉，遍地金灿灿的落叶啊，
仿佛带着些许的伤感，于清凉的秋风
中发出轻轻的喟叹。但这不是落花
成殇，而是回归故土。每年一度的游
人聚集，不就是为了这一期一会的金
黄吗？秋景依然靓丽，这是一个花的
王国，金堆玉砌的世界，它给天南地
北的游客留下辉煌灿烂的印记，宁静
而祥和。

银杏村村民全是陈姓族人，故称
之为陈家寨，家家户户多是嫡系亲
属，历年历代和睦相处，相融共生，每
家门前几乎都有一棵百年的银杏树。
村中曲巷散落幽静，踯躅徘徊中，才
见众人围观的镇村之宝“银杏王”。
我们快步围拢过去，但见一棵挺拔参
天的银杏树，貌似簇生，又如兄弟般
手足相接，一体相连，彼此依存，各显
其姿。云冠巍峨蔽日，枝干穿插交

错，上下盘根错节，交织成趣，引人遐
迩。古老的树身，历经千年的磨砺，
曾经鱼鳞般树皮，在岁月的时间里，
被剥蚀得苍老粗糙，绿苔成斑，深沉
的皱褶中，不知隐藏了多少沧桑不老
的故事。我不禁被这棵千年古树所
惊诧：如此远古的“银杏之母”，虽老
态龙钟，却依然挺拔高俊，葳蕤蓊郁，
生机盎然，怎不叫人心生敬畏。

透过低矮的火山石院墙，农家乐
老农笑盈盈地向我们招手，我们也客
气地回应着走进宽敞的院落。几棵
银杏树伸出端直蓬勃的枝条，如花篮
似得笼罩着小院的上空，层层叠叠，
密密匝匝。阳光熹微，筛下斑斑驳
驳、零零碎碎的光影。房顶上、院子
里落满了厚厚的金黄，使原本微暗的
视线亮堂了许多，几张木制茶桌摆放
树下。老农很快端来一盘瓜子，沏了
一壶自制的银杏叶茶，清淡的茶香氤
氲而出。老农问了我们一些家乡的
事情，更多的是给我们讲述有关腾冲
的旅游景点，以及淳朴的风土人情。

云南的天黑得似乎有点晚，但还
是在不觉间暗了下来。农家的炊烟
顺着夕阳的余晖缓缓升腾，弥散在高
耸的银杏枝叶间，苍苍云冠，落落绮
金，给黄昏增添了若即若离的朦胧
感。老农开始忙活着他的拿手菜，我
们几人顺着用砖砌的楼梯踏步，上了
西屋平房房顶，看天边极目处的火烧
云。傍晚的云颜色深而浓重，形状神
异，变幻莫测，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
却没有丝毫压抑，而是轻松，秀美中
带着些许的朴素，而此处云南腾冲的
人们不正恰恰如此吗？诚实、淳朴、
仁厚、与世无争，这朴实的山乡便摆
开了色彩的盛宴。此时凉风簌簌，落
叶沙沙，我们尝着无农药残留的新鲜
蔬菜，和清香的小鸡炖白果，品着农
家自酿的陈年米酒，聆听着老农侃谈
着半懂不懂的云南话，悠然而惬意。
林中农家的夜很静，柔柔的月光挤进
窗棂，做着一个“蝴蝶忽然满庭芳”的
梦，睡了过去。

当东方曙光融合袅袅的薄雾，穿
过层叠缜密的银杏枝叶，洒在碎金铺
就的院子、巷径、屋顶、矮墙，也悄悄
地透过那扇异地的小窗：“喂！起床
喽——”心和世界一起亮堂起来。缕
缕炊烟飘来淡淡的饭香，简单早餐之
后，下一站打算去和顺古镇，听说那
里乡情淳厚，清溪绕村，垂柳拂岸，美
不胜收。去那里一饱眼福，一定会让
我们眼界大开，收获颇丰。这次旅
行，虽然游览了腾冲好多处名胜仙
境，细数想来：给人印象最深的，当是
黄叶飞舞，宁静祥和，民风淳朴的银
杏村了。我突发奇想，若定居在这个
极边的小村里，一间木屋，一亩薄田，
一杯清茶，一份清净，足矣。

幼年时，我见到的树叶很多，因
为用针线穿树叶拾柴火，每天拾两
筐，供上母亲做饭了。那些叶子多是
杨树叶等大点的叶子，小点的柳树叶
子是没法穿的。

最早见到红叶是青年时。那年，
我和某厂党办主任带领60名劳模和
先进生产者到北京，第一站就去了香
山。爬山时，我们见到了香山红叶。面
对红叶，爱不释手。每个人弄了一大
把，放在包里，拿回家当书签用。那时
候旅游，人们为留个纪念，回来时必
带点东西。如，上青岛带点栈桥边的
石头，去北京带点香山红叶及其它纪
念品，说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事儿。

在我的心目中，红叶有着浪漫色
彩，但不知它为什么红，只感到它庄
重、幽默、引人注目。况且，也不知它
是什么树上长的，经问一些人知是不
同树种，其中就有黄栌、黄檗、槭树、
枫树等。香山红叶主体为黄栌，这些
树村里没有，“物以稀为贵”增加了我
对它的好感。不久，我看到一种香烟
盒上有红叶，正反面都有，这种牌子
的香烟价格中等，虽比不上“大前
门”，但比“丰收”“金鱼”要贵。我想，一
片叶子能成为一个工厂品牌，一定有
特殊含义。我虽不知烟卷盒上的叶子
是啥叶，但心里觉得贵重得可以了。

万物有灵，人、动植物皆如此。只
是人与它们语言不通。譬如生长红叶
的枫树：春日，它发芽；夏日，长成叶
子，为人们带来阴凉，护佑树木，并随
树木迎风沐雨；秋日，它像一个精灵
把青丝传递，把爱意寄托，把美感升

华……这不仅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关系，也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为
此，历代名人志士不惜笔墨讴歌它
们。唐代诗人杜牧《山行》：“远上寒山
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
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将红叶之
美升华到极致；宋代诗人赵立夫“黄
红紫绿岩峦上，远近高低松竹间。山
色未应秋后老，灵枫方为驻童颜。”把
红叶写得五彩斑斓；元代杂剧作家王
实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
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一个“醉”字
真的让人如醉如痴；宋代杨万里“乌
臼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小
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更
把红叶酲醉的脸儿描绘得熠熠生辉。

我对红叶由青变红充满了敬意，
不然，不会把它们拿回家当书签。去
了趟北京，游了长城、十三陵、故宫、
天坛、景山公园、颐和园、动物园等，
感受多多，但我觉得最数对香山的印
象深。感到这里好山好水好地处，令
人向往。游山中，我们看了十八盘，到
了香山寺，那里的游人许多。此时，我
感到了历史的积淀让香山这座古典
皇家园林处处蕴含着文化韵味，而

“香山红叶”正是这座古老皇家园林
独具特色的植物景观代表。为此，我
们在那里停留了大半天，每个人虽心
里急着看故宫，但还是被眼前的景色
所吸引。感到眼前之景，可算得上一
幅层次丰富的美丽画卷了。

红叶为什么这样红？我们经询问
导游知，入秋后，随着气温的下降和
光照的减弱，树叶的叶绿素逐渐被破
坏消失，而花青素的含量逐渐增加，
由此，导致叶片呈现出红色。可见，气
候是叶子变色的重要条件。只有在气
温下降迅速，且昼夜温差大时，花青
素才形成。

红叶不光好看，还带来一种独特
的声音。微风吹过，它发出的沙沙声
仿佛是大自然的低语，这不能不让人

心旷神怡。此时，我想到一个名词：娑
婆，它为佛教用语，其含义为“堪忍”，
具体意思不展开叙述。但其样子，为

“从容、枝叶动”之象，很是美观。可这
种美不是不变的，而是随季节推移不
断变化。秋初时，它刚露出一丝红色，
给人以希望和期冀；秋盛时，变得浓
稠如血；秋末时，开始凋谢，飘落一
地，有时趁人不备，翩翩起舞，向人们
飘来，落在人们肩上、头上，给人惊
喜。这不由得使人感悟：人就像那片
飘落的叶子啊！不论谁，不论富贵贫
穷，只要到了晚年，就会“瓜熟蒂落”，
这是自然规律。

红叶象征着丰收和富饶，寓意着
人生变迁。在繁华的城市生活中，人
们常会忘记时间流逝，而红叶的凋谢
和新芽的萌发让人深刻意识到生活
的变迁和万物之轮回。我曾问过香山
寺一僧人，他说：“红叶每年会经历由
青变红的过程，从不间断。它们的叶
子不论生长到什么程度，但在季节面
前都是平等的。这犹如学子在考场上
答卷，不论题目答到什么程度，只要
铃声一响，时间一到，统统交卷，任何
人无一例外。”听了此话，我感到有哲
理。

我在观察红叶中，感到不论枫
树、栌树，还是其它那些叶子变红的
树，虽然总的趋势近似，但也有自己
独特的色彩和形态，有的红叶如火焰
般燃烧，有的红叶柔和细腻，有的红
叶如血丝纠结，每一片红叶都有自己
独特的魅力。

红，是中国人喜爱的颜色。如，五
星红旗、中国结，是红的；结婚叫红
事，婚服红的，灯笼红的；过日子期盼

“红红火火”……红色，代表着兴旺、
发达、喜庆、暖心等寓意，它像烙印一
样刻在每个国人心中。

当红叶以一种绚丽姿态呈现在
人们面前时，它的美，让人不禁思考
生命的意义，它们在枝头绽放的那一

刻，仿佛是生命中最热烈之时，而此
时之后，是以耀眼的姿态迎接最后的
凋零。其实，人生不也如此吗？

秋天的美好，在于短暂与绚丽。
红叶虽会凋零，野花虽会枯萎，但秋
天留下的宁静与美好永远存在于人
们心中。每一片红叶，每一朵野花，告
诉我们，生命虽然短暂，却可无限绚
烂。

秋天的树叶，总带着一种诗意的
飘落。它们不似春天的嫩叶那般充满
生机，也没有夏日的绿叶繁茂蓬勃，
而是在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茂盛
后，渐渐褪去了青绿之色，换上金黄
或褐红的衣裳，尤其是那片片红叶的
飘落，仿佛是一场温柔的告别，即便
是依然带着秋天独有的那些宁静与
从容。

我敬佩红叶的性格。百花盛开
时，它和其它一切叶子一样，呈现出
翠绿，当大自然中的多数花儿枯萎、
暗淡时，红叶就挺身而出，把红色展
现给这个世界。它的红，是沉寂了整
个春天和夏天，经历了无数风吹雨打
后出现的，就像舞台上压轴的演员，
在最后时刻才登场。此时，它不想赢
得掌声，但很快迎来寒霜、冬雪。即使
如此，它也义无反顾，决心红透全身，
一直到枯萎。

如今，在城市里，人们走在街上，
不经意间会看到红叶的影子，它们一
片片装点了城市秋色。我想，世间好
多事情，不必争斗，顺其自然就好，就像
红叶，在经历过春夏后，到了深秋，就演
绎着鲜艳，到了傍晚，彰显着璀璨。

红叶，秋天的标志，秋天的骄傲。
它们从绿色的枝干上脱颖而出，如红
色的火焰在树的枝头燃烧。每一片红
叶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韵味，这是大
自然赋予它们的生命之光。红叶的颜
色仿佛向人们诉说着秋天的美好，它
们在秋风中翩翩起舞，展示着灵动和
飘逸，给人们带来无尽的遐想。

红叶轻轻飘落红叶轻轻飘落
○纪象启

捡拾一段秋光捡拾一段秋光
○张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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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银杏村漫游银杏村
○初守亮


